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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聂卫平在全国是很有影响力的，

所以当时学习下围棋的风气很好，在

这件事的影响下，自己也学着下围

棋。那时候每天上完自习、或者周末

的时候就会找一些人下围棋，算是生

活中的娱乐吧。”

没有关于黄金时代的煽情回忆，

没有对青春已逝的感慨，讲话的语调

也颇为平淡，少有情绪起伏；说到开

心处憨厚地笑一声，在他的心里大学

生活缩影为一次次上自习后下围棋的

快乐、惟一一次集体出游的快乐、每

月17元生活费带来的快乐、冬天在

“烧煤的教室里”上课的快乐。回忆

往事，他没有抱怨过艰苦。“从农村

里走出来，来到清华，生活水平提升

了好多，所以很满足。”

“不思进取”的科研人

本科结束后，甘少波没有选择

出国，因为“一方面，家里生活比较

困难，没有那么多钱准备英语考试、

申请出国；另外一方面自己也不愿意

花太多的时间在英语上”。他被推荐

到北大读硕士。硕士结束后，回到清

华工作两年之后又回到北大读博士，

博士毕业之后留在北大做科研、做教

学。谈起这段经历，他的描述是“平

淡，这一段经历都是顺其自然的。”

在我们和甘少波一个多小时的聊天

中，没有关于理想、人生的豪言壮

语；没有人生的抉择阶段激烈的内心

挣扎。没有刻意地追求什么，也没有

刻意地想什么，只是做好自己该做的

事情，一步步走到今天。当年选择留

在学校也是因为“自己比较适合留在

学校里，也没有想太多。”  

谈起科研，甘少波明显变得更为

健谈，他身体微微前倾，清清嗓子，

脸上的表情一下子放松起来。他拿起

我手中的记录本和笔，写下了“无

奇星号流猜测”这样几个字。“如

果说我有什么工作比较满意，就是这

个了。我和我的导师合作，解决了

这个猜测，大概是探索一个系统稳定

的充分必要条件。这是一个相当重要

的数学问题。”说到这里，甘少波无

意间流露出自豪感，就像是在说自己

有一个成绩很好的孩子一样。面对我

们几个记者好奇而又疑惑的目光，甘

少波笑着说“我只能说这么多了，太

专业了，如果再说你们就晕菜了！” 

但是我问起他曾经获得的荣誉时，

甘少波只是淡淡地说“那些都是很

不重要的东西，我都已经记不清楚

了。”“如果一定要说我有什么亮点

和值得肯定的地方，就是我的不思进

取，我也不去多想其他方面的事情。

说的好听一点，就是甘于平淡。做科

研、做教学就是按部就班地去做，对

得起自己的良心，自己觉得很充实就

可以了！”“真的没有什么特别突出

的事情。”说完这些甘少波憨厚地笑

了一声。

自然的“忘我”之境

在和学长聊科研时,他一直强调

那种“自然而然的忘我之境”。甘少

波说勤奋、天分是在科研上有所建树

的必要条件，但做科研的人更需要有

一种特殊的素质：就是能够自然而然

地进入“忘我的境界”。科研不是一

种刻意的追求,而是长期的“忘我”

工作的积累,这个时候科研成果就是

水到渠成的事情。这种事情必须经历

过才能体会到。”甘少波还说，对

于一个学生来说，最重要的事情就是

“不要被条条框框的东西所限制，年

轻人要有闯劲儿，发现自己到底做什

么事情会达到那种自然而然的忘我之

境，然后就坚定地走下去。”回顾自

己的科研历程和取得的成绩，甘少波

从未提及到勤奋、天分这样的字眼。

更多的是用“自然而然”来形容各种

成果的到来。在他看来，所谓的成绩

就是一个水到渠成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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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少波：

淡乃人生真味

在和学长聊科研时,他一

直强调那种“自然而然的忘我

之境”。甘少波说勤奋、天分

是在科研上有所建树的必要条

件，但做科研的人更需要有一

种特殊的素质：就是能够自然

而然地进入“忘我的境界”。

走进甘少波学长的办公室，首

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张仅放有电脑和咖

啡的书桌。与书桌的简单陈设不同，

屋子一角的书架上挤满了书，相对的

一侧放着一张窄窄的铁床。学长今年

刚好四十岁，但完全没有中年人的样

子，倒是有些像实验室里的“大师

兄”：运动鞋、休闲的西裤、衬衫。 

在清华的“少年班”岁月

甘少波并没有太多地说自己在清

华的读书生活，也没有刻意地强调自

己是少年班的学生。只是在谈话中记

者才不经意间得知，甘少波于1985年

考入清华大学，当时才高中二年级，

16岁。在选专业方面也不是刻意地去

选择数学专业，只是因为当时少年班

挂在数学系、计算机系名下。“两年

的学习过后，有的同学选择了学习经

管、建筑其他专业，自己在老师的推

荐下，选择了数学专业。”当问起甘

少波对大学生活的有趣回忆时，他讲

到了自己那时下围棋的往事。“因为

大学刚入学的时候正值中日围棋对抗

清华人


